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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看《水浒传》，特别爱着武松
打虎那段，那才真叫个过瘾！

武松的胆量、武松的酒量，武松
的豪气、武松的正气、武松的霸气
……武松的一切都让我深信，他就是
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多年来，我的
这一认知从未有过动摇。但近日，一
个奇怪的梦扰乱了我的坚定立场。

那日午夜，我躺在床上翻看着那
本几乎要翻烂了的《水浒传》，看着看
着，突觉困意袭来，头一歪就进入了
梦乡。

恍惚中，一位身穿藏紫色道袍，
手持龙须拐杖，鹤发童颜的独臂老
人，脚踏祥云缓缓向我飘来，他到了
我跟前，摸着我的头问：“你是小燕
吧？”

“您怎么知道？”惊愕中我点点
头。

老人接着说：“我不但知道你姓
燕，还知道你是小乙的第四十代后
人。”

“我是燕青的后人？”
老人笑了笑：“我呀就是当年的

武松，和你的先人燕青是生死兄弟。”
一听是老英雄，我既惊喜又崇

敬，忙起身叩拜！老人用独臂把我搀
起来：“你是燕青的后人，不必客气。
我呢，是看你对《水浒传》入戏太深，
特来指点一下。这个施耐庵呀，把我
写神了，一个景阳冈打虎，弄的是家
喻户晓，不但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也
知道。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难道您打虎是假的吗？”我不解
地问。

“唉，打虎是真的，但打虎的过程
完全不是施耐庵写的样子。我武松
确实有些武功，如果对付三五个壮汉
不在话下，可要赤手空拳去对付百兽
之王的猛虎那就是吹牛了。几百年
来，这‘荣誉’真是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呀！”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更加疑

惑。
老人摸着我的头，叹了口气：“孩

子，今天我武松索性就卸下这包袱，
给你说个明白，也让真像大白于天
下。”

那天，从仓州赶往清河县去看望
兄长武大郎的二郎武松，正好走到阳
谷县的景阳冈山下，又饥又渴的武松
突然发现一小酒店，就一头扎了进
去：“小二，快给爷来三斤牛肉五碗
酒。”

酒店的老板朝身旁的店小二丢
个眼色，店小二会意急忙跑到武松跟
前：“来了来了！这位爷，您是不是要
过景阳冈？”

武松点点头。
“那对不起爷了，牛肉卖您多少

都行，可这酒只能卖您三碗。”
“为什么，难道爷付不起酒钱？”

武松把一个银元宝摔在饭桌上，瞪眼
吼道。

“不是呀我的爷，您没看门口的
告示，三碗不过冈！爷可能不知道，
最近景阳冈来了一只猛虎，已经吃了
好几个人了，官家规定，过冈之人，饮
酒不能过三碗，还要结伴而行……”

“一只大虫怕个球呀，那就先来
三碗。”武松有些沮丧，还是遵了规
矩。可喝下三碗，酒瘾被勾了起来，
就不管三碗六碗，“再来三碗。”

“爷，不能再喝了。”
“快上酒，爷今天不走了。”小二

只好又上了三碗……
武松喝酒时，店小二就站在身边

候着，这家伙不停咽口水的举动引起
了武松的注意，心想，这一定是个酒
鬼，觉得自己喝也没趣儿，不如让这
斯陪陪，就喊：“小二，来陪爷喝几
碗。”

“小的不敢，不敢！”店小二虽然
馋酒，却不敢造次。边说边退边用眼
瞟着老板。

“让你喝你就喝，看你东家有屁

用？酒钱爷照付。”
那老板看武松身材魁梧，模样凶

悍，说话又冲，觉得不是善茬，怕惹恼
了砸了他的店，就赶紧对店小二说：

“爷给你脸，你还不兜着！”
店小二得到了老板的许可，就坐

在桌上，和武松一碗接一碗的喝起
来。谁知，这店小二别的能耐没有，
喝酒倒有些能耐。刚开始店小二还
有些胆怯、拘谨，喝着喝着胆儿就肥
起来，两个人越喝越高兴，越说越投
机，到后来，都喝大了，店老板竟成了
跑堂的小二。

说的话提多了，店小二就扯到了
自己的家事儿。“我家就在景阳冈那
边的村子住，前些日子捎过信来，说
家父病了，可这景阳冈上闹虎患，我
一直没敢回去，也不知为父怎么样
了？”说到动情处，还挤出了几滴眼
泪。

“百善孝为先，这还能等。跟我
过景阳冈如何？”

酒壮怂人胆，店小二拍拍胸脯：
“爷威武，有您在，我怕啥！”武松哈哈
大笑。

到最后，武松喝了十八碗，那店
小二竟喝了十九碗。

两个人酒足饭饱，武松背上行囊
拿上哨棒，店小二也找了根打狗棍跟
在后面，二人就要过冈。面对两个醉
鬼，店老板慌了神儿。但无论怎样劝
说也无济于事。真个是“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

大约一个时辰，两个人到了冈
顶，冷风一吹，酒劲儿就涌了上来。

“咱们歇歇吧，有点走不动了。”
店小二气喘吁吁。

武松抬头看了看日头，日头还
高，就找了个树根坐下来。

刚坐下不一会儿，一阵狂风刮
来，飞沙走石，紧接着，随着低沉的吼
啸，一只如牛般大小的斑斓猛虎冲到
他们面前。

“大虫来了！”店小二惊呼。
武松呼一下站起来，抄起哨棒朝

虎背打去，猛虎轻巧一躲，哨棒打在
树上，一断两截，还没等武松反应过
来，虎尾像钢鞭一样横扫过来，重重
地抽在武松的后背上，这力道太大
了，武松顿觉五腑六脏都被震了出
来，眼前金光乱颤，之后什么也不知
道了。

店小二正对着虎头，他抡起的打
狗棍虽然打在虎头上，却如同给猛虎
弹了个脑壳，虎的爪子顺势一拨，店
小二就仰面摔倒，猛虎扑上去，血盆
大口轻而易举就咬断了他的脖子
……

武松醒来时，店小二已被猛虎吃
的只剩了两条小腿，而吃饱的猛虎嘴
里咬着半个手掌卧在那里。

这时的武松酒已醒了大半，看着
惨死的店小二，心中顿生怒火，没多
想就窜到虎背上，抡拳就打。奇怪的
是，那猛虎竟丝毫没有反抗。他越打
越来气，几百拳下去，直打的猛虎七
巧流血，气绝身亡，他的两个拳头也
成了血葫芦……

这猛虎为什么任武松拳打脚踢
而没任何反应呢？原来，这家伙虽是
食肉动物，却从没吃过含有酒精的肉
食，这如同给它注射了麻醉剂一样，
此时的它早已烂醉如泥，哪还有什么
反抗能力？

武松就这样轻易地为民除了害，
巡山队来的时候，他已累的瘫在虎背
上……后面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
了。

“你怎么跪在地板上睡，梦游了
吧？”老伴儿揪着我的耳朵问。

“原来是这样呀？！”我瞅着老伴
儿，似有所悟的话语让她也没摸着后
脑勺。

武 松 打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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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鸡 摄影 吴占凯

下雪了，在春分。
清早，临窗俯瞰，雪花在天空，簌簌飞舞，如飞落的

梅花、缤纷的梨花，抑或，翩翩的蝴蝶。并且，深情地拥
抱着泥土，装扮着小城，让大地迸发诗意，如银。

春天的雪，就像杨柳青年画上那笑吟吟的阿福，让
人顿生欢喜。和秋天的雨不同，秋雨是寒冬的信使或者
尖兵，一场秋雨一场寒，料峭的秋雨之后是凛冽的冬
季。春雪不然，她等同于春雨，春雪一下，倏地融化，擦
拭着春天的窗子，春天的苍穹，敲响春天的钟声，引导春
天来叩门。是啊，一寸春雨一寸金，春雨贵如油，在婀娜
的春天，草木醒了，河流醒了，土地醒了。

不知是春分欲牵手春雪，还是春雪遂春分的意愿很
钟情地依偎。总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拂
煦，拉开季节的大幕，春天如梦，款款而至。

春分至，万物生。惟春光和时光不能辜负。我是个
懒人，但热爱生活。于是，走出去，在雪地徜徉，踏雪迎
春，拥抱春天。阳光洒下来，穿过如烧剩边缘的纸般卷
曲的云。雪，仍在下，却有些零落，是强弩之末的况味。
想起汪曾祺，他说，初阳照积雪，色如胭脂水。

身边的锡伯河很静，河床铺展大块斑驳的冰雪，围
裹着一泓波光粼粼的春水。有鸟儿飞起，那是白鹭，在
泥泞上踩出它的象形文字。堤岸有士兵一样整齐、壮美
的碧桃。碧桃的芽苞绿了，枝头氤氲着袅袅的春意，像
少女矜持的笑，小心翼翼。毕竟，春天了。叶底藏花一
度 梦里踏雪几回。那些土地上生长的，在风里，该枯萎
的时候枯萎，该生长的时候，循着季节的方向，火光一样奔跑，让满眼的绿，徐徐
来袭。

季节刚硬，力捧一个主角儿，那就是春风。春风柔弱吗，不，她深谙柔能克
刚、绵里藏针的道理，心无旁骛，要当好丹青妙手，画一幅花红柳绿的写意山
水。季节到了，春雪是留不住的。对此，袁枚曾有诗曰：“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
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春雪当然有她存在的道理。仿佛折页，一帧一帧的记忆，埋藏在她的折页
里，等待着我们记述的笔触，回眸。

乡下，春雪的日子，出现频率最多的画面就是，一条泥泞小路蜿蜒如疾逃的
蛇。

沿着这样逼仄、泥泞的小路，我去读书，去生产队挣工分，甚至，手持一根木
棒，去雪野追击野兔。

我读书的小学，需要翻山，它在三里多山路的那一边。那时候，日子窘迫，
我们这些孩子上学读书，在雪天，都穿着一双毡疙瘩。所谓毡疙瘩，如今已经成
了文物。它由毡匠的巧手做出来，全羊毛的，一块玉儿的，里面空心，靿要比大
头鞋的高。它相当于保暖的矮靿水靴，不怕雪，但怕水。有一年，我们放学归
来，走在通太沟的村街上，日光渐暮，天气转凉，春雪化了又冻，在通过一段冰溜
时，我停顿了一下，结果，竟被牢牢地粘在了冰路上，就像枝穗被嫁接在了砧木
上，或者铁皮被焊在了铁板上，寸步难行。那一刻，我不禁急得哭出声来。是姐
姐，喊来路边一户人家的大哥。他用镐头，谨慎地刨开冰面，我方才得以解脱；
尽管我们是读书的孩子，但从七岁起，就开始去生产队给家里挣工分了。我们
这些孩子，只能顶半个日工，大人日工十分，我们五分。那年寒假，在一个叫小
西南沟的沟口修水库。说是水库，其实就是一个塘坝。我们多数是孩子，还有
妇女，在一位我们管他叫“三爷”的丁姓老者领导下，垒石坝，挖土方，忙忙碌碌
一冬春。春天的时候，开学在即，下了一场大雪。有着工分的诱惑，我们还是蹚
着雪泥，蹒跚地赶到工地。“三爷”说，咱们要加快进度，争取在开学前完工。我
忙着抬石头，搬土块，一不小心，竟滚落到沟下！慌乱中，“三爷”指挥人将我救
上来，连说，好悬，幸亏有春雪，沟底是泥水，不然，冰天雪地的，非摔出脑震荡不
可！那天，我们都溅了一身的泥水，像个泥猴儿。沧海桑田，如今，那条沟已被
淤平，长出一片蓊郁的杨树。不过，那座石坝尚在，俨然一段颓败的碉楼，记载
着我们童年的励志故事；雪野里追击野兔，也是因为生计。本来，叔叔是十里八
村出了名的猎人，他有一杆长筒猎枪，不说百发百中吧，也是弹无虚发。然而，
我们是个大家庭，人口多，上学的孩子多，没有闲钱购买猎枪弹药，加上生产队
活儿忙，当一场春雪突如其来的时候，叔叔只好望枪兴叹，说，跟我走，我们去雪
地追击野兔，积攒学费！叔叔拿一根锄柄，我，两个堂弟，一同山呼海啸地出发，
去了通太沟的后山。那次春雪浩大，下到一尺多深。气候暄暖，我们穿胶鞋，撕
开化肥袋子捆绑至大腿根部，蹚着深雪，如履平地。这下，那些倒霉的野兔惨
了，春雪暄软，且在消融，兔子跑在上面，如同鸟儿落在网里，不断地落进去，不
断地钻出来，渐渐地，体力不支，只好躺在雪窝气息奄奄，束手就擒。还有一只
野兔，无奈地钻进一条没有回旋余地的沟壑，面对陡峭的沟壁，窜起有一丈高，
依然掉落下来，终被俘获。我们每个人都抓到了一只兔子，拿到集市上，卖了五
十块钱。

不说也罢。这些，都是为了生长，为了生活，乃至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
可见，春雪对我，情深意长。也可以这么说，春雪非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
当然，韩愈的《春雪》才是春雪：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

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春

雪
■
刘
泷

出了胡同口就是一条蜿蜒的乡路，光秃秃、黑乎乎的路面，像一条乌梢
蛇七扭八歪地钻进乡下的沟沟岔岔，留下不尽的遐想。

路的对面是一片玉米地，新生的玉米苗娇嫩、鲜绿，随风轻漾，格外养
眼。地头不远处放置了一个脏兮兮的垃圾箱，四周堆满垃圾，发出一阵阵令
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好久没见环卫工清理这里了，路过的行人每次经过这
里，总是捏着鼻子带着小跑，生怕垃圾也会跟过来，也有骂骂咧咧、嘟嘟囔囔
抱怨着。周边的居民去倒垃圾也改为扔垃圾了，远远地并不靠前，随手一丢
就算完事儿。垃圾堆越来越大，自东向西蔓延能有七八米。

一天下班回来，发现这堆垃圾总算被清理了，邻居崔哥在一旁正忙活，
把剩余的垃圾一点点收拾进垃圾箱里，四周打扫干净。随后又从河边挖了
一些土用独轮车推到路边，将路边地头自东向西都垫上泥土，大约二三十米
的样子。难道他要种地？我有些不解，转念一想也能理解，毕竟周围许多邻
居都将地头、路边、墙脚甚至排水的沟渠充分利用上，种一些蔬菜或者玉米，
他这样做谁也不好说什么。

没多久，他真就把这块人工田拾掇好，又播下了种子。整齐的田
畦，清新的泥土，给人的感觉舒服多了。我想，种点东西总比荒着要好，还可
以挡挡垃圾，算是一举两得吧。

半月后，我不经意发现那块狭长的人工田里，竟然窜出一株株百日
菊的幼苗（俗称步步高），椭圆形的嫩叶相互映衬，探出绿色的小脑袋，真是
可爱极了！原来崔哥费尽心思侍弄的竟然为了种花，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
料。

百日菊像一群可爱的孩子，在崔哥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没
多久它们终于露出灿烂的笑脸。那些花朵舌状的花瓣，开出深红色、玫瑰
色、紫堇色或白色的花朵，朵朵娇艳朵朵美丽，微风轻抚随风荡漾，花朵的清
香慢慢飘散，吸引着蜂蝶嗡嗡嘤嘤的歌唱，潇潇洒洒的舞蹈，这里一下子热
闹起来。这些茂盛的百日菊花儿次第开放，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摇曳多
姿。每开一次，没过多久又蹿高再次开放，真不愧为“步步高”啊。

原本垃圾遍地的地方因为花儿的存在而变得不同，周围的人尽可能的
把垃圾扔进垃圾箱里，垃圾箱旁那些默默开放的花儿，更像是清纯可爱的少
女，没有谁愿意伤害它们。来往的行人走到这里，都要驻足欣赏一下这些漂
亮的花朵。在他们眼里，这些花朵整齐的簇拥在路旁，更像是迎来送往的司
仪呢。

我不由得想起这些花的主人——邻居崔哥，并由衷的赞许他。听了我
的话，他谦卑地笑了笑：“一块空地，如果闲置下来就会长出荒草来，甚至有
可能连荒地都不是。如果你栽种了它，用心耕耘，有一天也许它会还给你惊
喜和美丽。其实每个人的内心也有一块空地，你荒芜了它，它会送给你失意
和颓废；你经营了它，它会回报你充实和奋进。”

崔哥是一名小学校长，相信他会把这些花儿种在孩子们的心里。

散文

把花儿种在心里
■ 辽宁丁显涛

夜深了，去往包头的列车飞速行
驶在夜色里。叹息声不时从上铺传
来，于暗夜里越发显得沉重。我知
道，这应该是那位从林东来包头的父
亲不经意间发出的叹息声吧。焦虑、
无奈、心疼……五味杂陈应该就是他
现在的心情吧。

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听他说起
了来包头的原因。女儿嫁到包头已
经有几年了，外孙现在也已经上幼儿
园。最近，女儿和女婿因为女婿在网
上玩游戏欠了很多钱在闹矛盾，女儿
很苦恼，也很伤心，就想着让远在千
里之外的父母过来看看。由于正是
秋收季节，家里还有农活没干完，所
以，只能是父亲一个人过来了。想起
这位父亲的遭遇，我的心也是酸酸
的。同为父母，怎么会体会不到他的
心情呢？唉，真的是女行千里父担忧
啊。

列车经过十一个小时的路程，于
清晨到达终点。随着陆续前行的人
群，我们慢慢的向出站口走去，望着
前面那位父亲的背影，一种沧桑，孤

独，无助感霎时包围了我，眼睛是湿
润的，心是伤感的。思绪正翻腾间，
前面一位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老大
姐，正在吃力地想把一个重重的袋子
扛到肩上去，只是努力了半天，却依
然没能如愿。她直起身来，茫然无助
地望向行走的人群，嘴唇蠕动了几
下，最终低下了头，蹲在地上喘息。
就是那一低头的瞬间，我从她的眼睛
里捕捉到了落寞和无助。便急忙和
爱人走上前，一起帮她把沉重的袋子
放到肩上。她吃力的站起来，身子刚
站稳，就急着向我们点头道谢。我担
心她因不堪重负而跌倒，便让爱人扶
着她往前走，一路听着她的介绍。原
来，她也来自千里之外，看望远嫁到
包头的唯一女儿。家里刚宰了羊，就
急三火四给女儿送来。整只羊加上
头蹄下水有点重儿，女儿家距车站虽
然近，仍有一段路需要步行，她又不
愿花钱打车，只有辛苦自己。 跟在
后面的我，心里在想，如果她的女儿
站在我的位置，看到为她负重前行的
母亲，该有多心疼啊！

都说父爱如山，深沉厚重，母爱
似水，细腻绵长。无论你在何处，路
途多么遥远，父母的爱，总会流向你
的心间。

放眼望去，芸芸众生，有多少这
样的母亲为儿女们负重前行。她们
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从咿呀学语
到走进校园，从大学毕业到恋爱结
婚，直至孙儿绕膝，哪一阶段能少了
母亲的爱和付出呢？母爱是一条牵
着风筝的线，你飞的越高，越远，那条
牵挂的线便越长，越紧。

人们都说有女不远嫁。有几个
母亲甘愿女儿远离自己呢？可是又
有几个母亲会干涉女儿的婚姻幸福
呢？从来，母爱都是无私的。

每每同学或朋友相聚，总会问起
各自的孩子，问到最后，陪伴在身边
的却寥寥无几。或者在别的城市，或
者去了别的国家，望着他们聊起孩子
时那份自豪感，在我的眼里却幻化成
了孤独，落寞，将心比心，牵挂应是他
们生活中的日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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